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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王家卫电影的角色生成与叙事符号 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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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：王家卫是当代华语影坛最杰出的导演之一，善于运用“重复”技巧与差异变化展演其作品风格。其电影系

列犹如一条不断运作加工的生产线，持续保持变动重组机能，通过演员在舞台上扮演、变动，最后生成角色。其利用碎片

化的形象符号，打破时空界限，摆脱时序限制，表现出其独特的电影叙事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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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家卫电影作品以标新立异的视觉形象、富有个人色彩的表达方式而闻名于世。“环顾今天的香

港电影，王家卫依然是最具有艺术风格、最敢于创新的导演。”碎片化的叙事表达，富有哲理的电影对

白，极具感染力的电影音乐等，这些风格鲜明的形式元素与他电影所表达的主题有机融合，相得益彰。

１　重复与相似
法国哲学家德勒兹（Ｄｅｌｅｕｚｅ）在《差异与重复》中阐述：“重复是以某种方式来进行，但是与重复相

关是独一无二的，没有相同或等价事物的东西，而也许重复就其自身可以导致一个更加隐密的、震颤式

的回音，即这个独特事物内部的一个更加深邃的、内在的重复。”［１］法国文学理论家布朗修（Ｍａｕｒｉｃｅ
Ｂｌａｎｃｈｏｔ）认为，“事实证明，反复的诉说，对一种思想本身并不会重复，甚至可以说重复仅是为了诉说本
身当中最根本的差异。”“重复是一再强调一种疑问，这种质疑是多层次的，而不是要去确立问题的目的

或界限。”［２］

王家卫的重复展演了法国哲学家的思想，重复具有原创性以及诱导出一种关系的解构，演员之间不

断重复的台词、话语与姿势，可以得出各种的可能与诠释。王家卫电影几乎都采用固定班底，且都是华

语世界“名牌演员”，如梁朝伟、张曼玉、刘德华、张国荣、王菲、刘嘉玲、金城武等等。黄建宏指出：“尽管

他一味地使用票房名星，又尽管他每一部片子似乎都迎合着当时的市场类型，王家卫并没有因此成为一

位商业的类型作者———一方面他没有追随着商业类型所要求的语义系统，也没有在叙事文本里键入一

定的格式。”［３］所以，演员的重复不单是为了市场，更与其电影语言密切相关，成为他电影叙事策略上的

一大特色。

王家卫电影中“演员”“情节”和“影像”间建构的“相似”和“重复”，其纠缠交错的情况十分耐人寻

味。如《花样年华》中的周慕云是一位害羞压抑的男子，《２０４６》里则成了一位诱惑者，都是由梁朝伟饰
演的主角。而苏丽珍穿越了３部不同的电影：《阿飞正传》《花样年华》与《２０４６》，都是由张曼玉饰演。
《阿飞》中的张曼玉清新秀美，《花样年华》中的苏丽珍美丽雍容。到了《２０４６》，张曼玉３处惊鸿一瞥，典
雅惊艳。《春光乍泄》是一部同性恋题材的电影，由梁朝伟和张国荣饰演，而编号２２３和编号６６３警察
在《重庆森林》中分别由金城武和梁朝伟饰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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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花样年华》的开场是周慕云与苏丽珍两人在香港租房搬家，两人成为一墙之隔的邻居，在搬家的

混乱过程中，工人不断地搬错家具，这点明了影片的主题，错置的家具、交错的关系以及重复的形式。接

下来一场打麻将的戏，周妻入镜（慢动作配合音乐），苏丽珍起身，接着周慕云出镜，这一慢动作配合主

题音乐，双线并行的格局，不只是呼应人物在电影画面中的来去走动，更隐藏着一种重复性，在电影当中

场景与事件呈现交错与重复，室内不断出现打麻将的牌局，相同的街道，苏丽珍一次又一次地外出买面，

在老房子的楼道间、斜坡的阶梯中，不时地与周慕云擦肩而过，突如其来的“夜雨”将两人困在街角，这

些场景与生活事件皆在不断重复展演。这些“重复”和“相似”还散见在各个不同的影片中。如在《重庆

森林》里金城武与林青霞扮演的毒贩在酒吧相遇，后来金将醉倒的林送回旅馆休息，并在临走前解下林

的高跟鞋，此场景正和《２０４６》里周慕云和露露（刘嘉玲饰）相遇后的发展十分类似：周慕云在影片中送
露露回家，也在临走前解下了她的鞋子。

另外，《阿飞正传》结尾出现一个２分多钟的长镜头，一个与影片无任何联系的赌徒（梁朝伟饰）一
言不发地收拾东西准备出门，与张国荣扮演的主角“旭仔”有什么联系呢？令人不得其解。不过，梁朝

伟与张国荣在许多层面确实存在着相似点，直接呈现于视觉上的便是“造型”的相似：《阿飞正传》《重庆

森林》《春光乍泄》《花样年华》《２０４６》中张国荣与梁朝伟常常以“白色内衣”的扮相出现在镜头里面。
而就动作相似来说，照镜子、整理服装的镜头也不断地在两者身上重复出现。

同时，《阿飞正传》中旭仔独自一人陶醉地摆动肢体的情节（音乐是ＸａｖｉｅｒＣｕｇａｔ的恰恰和伦巴），也
让观众联想到《春光乍泄》中何宝荣（张国荣饰）教黎耀辉（梁朝伟饰）跳舞的片段（音乐为ＡｓｔｏｒＰｉａｚｚｏｌａ
的探戈）。甚至《花样年华》中的周慕云（片中并没有跳舞的情节段落），王家卫也让他用种迥异的姿态

跳着华尔兹。于是，《２０４６》中的周慕云巧遇露露时，提起先前两人在新加坡的邂逅：露露说周像自己的
男朋友，还教他跳“恰恰”，又像是对《春光乍泄》的另一层呼应，这些影像里所使用的“音乐”也隐约透

露着联系。

２　“演员”变成“角色”
“演员”这一元素在王家卫电影作品中具有特殊的地位，此元素在其电影语言里形成独特的概念。

王家卫电影中的“演员”，不只是呈现剧中人设定的个体，而同时是其创作的元素。就表演而言，演员将

个人特质融入剧中人物是很自然的事，但王家卫却是将“演员”置入其电影语言。比如《东邪西毒》中的

林青霞一人分别扮演慕容嫣和慕容燕两个角色，性别不断交错着；或者让身为歌手的王菲在《重庆森

林》中演唱《梦中人》（音乐这元素也是种电影语言）；“凤梨罐头”此符号也围绕着金城武这个中介。在

这里，演员和角色间的从属关系因而松动，取代为一种彼此交流的互动关系。如同法国哲人德勒兹的

“变成”观点。德勒兹在《电影Ｉ：运动———影像》认为，变成为……并非我变换到他的位置，而是我不再
是我，也并非是他，是介于我跟他之间的“我———他”。德勒兹说：“现代艺术作品是一部机器，本质上是

生产性的，它制造某些东西，其做工更甚于表意。”［１］因此，我们可以这样理解，“变成”的概念着眼在生

产与接受的“过程”而非结果。若将此观点放在对王家卫电影的诠释上，不论是人物、情节、影像，都不

是一开始便固定或设定完全的，也并非是真实世界的再现，而是在镜头与画面不断闪过、流动的过程中，

渐渐“变成”的。在电影中镜头的组构、呼应可以是任意的，“时间性”的阻隔不会造成观众联系影像的

障碍。

张曼玉与梁朝伟在《花样年华》里的“戏中戏”更能反映演员生成角色这一过程。张与梁从发觉自

己的另一半竟巧合地偷情之后，便一同玩起“角色扮演”游戏，扮演他们各自伴侣的感情外遇，以企图重

现他们无法知情的一面以及去见证他们被各自伴侣所欺骗的情境，从猜测“不知他们是怎么开始的”，

到模拟与对方摊牌种种情境，“重复”的动作不断在两人互动的过程里上演。

《花》片中梁与张两人的第一场“角色扮演”，为情事的开始，表明两人最初的逾规，当周对苏说“今

晚别回去了”，镜头特写了梁伸手握住张的画面，面对这一触碰，苏背过身去说：“这种话我丈夫不会讲

的。”说明张拒绝对自己丈夫的背叛行为，这种反应暂时“中断”了这场戏，但是两人“不知不觉”的感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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却已经发酵。第二场的“角色扮演”是苏丽珍虚拟与丈夫摊牌的情境。张曼玉与梁朝伟两人在房间用

餐，张突然问：“你老实告诉我，你在外面是不是有个女人？”梁很快承认，张打了梁一个耳光，接下来，梁

提醒她打得太轻了，且建议：“还要再来一次吗？”这次张并没有打，而是彻底崩溃，在一阵静默后透露

“我不知道会这么伤心”，然后泣不成声地依在梁怀里，梁也不断安慰：“我只是试试而已，又不是真的。”

这场贴近日常生活的场景，说明张证实了丈夫的不忠且能够面对，但她与梁也掉入相同的泥沼，因为他

们既要“我相信自己不会像他们那样”，但同时又是无可避免“原来是会的”的两难境地。最后一次是两

人的“分手戏”，当梁朝伟松开张曼玉的手，特写镜头跟着张的手往上移动至脸部，在搭配着梁朝伟“画

外音”的全黑银幕后，又一次强调了两人手紧握的画面，接着张曼玉倒在梁朝伟的怀里“真的哭了”，梁

不断安慰着崩溃哭泣的张：“别哭，这不是真的，试着玩的”，这场假的分手也预示着真实的分手结局，他

们找到了与各自伴侣差异性的一面。

通过对这些段落的分析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梁张两人在情节里持续变成另一个角色（如彼此的另一

半），从别人的丈夫／妻子，变成情夫／情妇。同时 “手”在《花》片中的作用像是对“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开
始的”试问与解答：由“手”开始模拟一段不会有答案的情景，而彼此伴侣的出轨也或许真的就是从手碰

触的那一瞬间开始。梁、张的手的作用在这层意思下也如同“角色”，开始“变成”。这种多重的叙事手

法和重复场景，表达了梁与张对爱情的渴望与压抑，爱得隐忍，最终却不得不离去。

另外，梁朝伟在王家卫的影片中，不论是《春光乍泄》中的黎耀辉，或是后来的周慕云，其实都可看

作梁朝伟“变成角色”的过程，甚至电影配乐都可视为“加工的零件”，使梁在后来一系列电影中构成、分

裂、重组又改变，形成一变成中的角色，也因此，变成了《花样年华》中深情的周慕云，从他和苏丽珍的互

动（在微亮的灯下散步的场景），我们回忆起《阿飞正传》中的警察（刘德华饰）与苏的交往，也变成

《２０４６》里周慕云“开始懂得逢场作戏”性格转向。

３　符号
麦茨曾指出：“电影与叙事性的结合是一件大事，这种结合绝非注定非如此不可，但也不是完全偶

然的。它是一种历史的和社会的事实，一种文明事实。”［４］叙事是电影艺术存在的根本，形象符号构成

了电影叙事元素。在王家卫电影创作历程中，一再地自我解构，又再编排重组。符号本身因此不停转换

变动，在过程中持续建构自身，也同时松动，产生了德勒兹所谓“意义的变成”。而解构的同时出现缝

隙，开启意义的生成空间。当我们将诠释的视角从单一电影文本转换至王家卫整体的创作，在这乍看来

分裂、零碎的电影叙事中，我们可从中看出自成一套特殊的叙事策略———构成一个绵密、繁杂而饱满的

符号体系。

王家卫电影作品主要的空间是公寓、房间、厨房、酒吧。所有的叙述线索都是从这些室内空间向外

在发展，然后再回到这些室内空间，而且更深刻地到人物的内心深处。在《重庆森林》中王菲不断闯入

梁朝伟的居所，而这住处也隐喻着梁朝伟的身份，最后这闯入者征服了年轻警察的心。因此，居所的空

间在王家卫电影中如同一件服装，它带着诗的想像，可以把回忆、梦想、剧情向外推动，但同时也是个可

以被占有挪用的空间。在 《花样年华》中，通过门、窗、墙等类似屏风切出多重空间、多重银幕，用以产生

人物之间的关系。其中，各式慢动作与剪辑、运动的符号、重复的动作，把电影导向了一种具有幻想性的

真实性，无论打麻将、买面，所有运动都和空间与叙述相关。因此，所有的空间都显得狭小窒息，外在的

空间与流言是一个无法面对的世界，王家卫把人物的运动与空间结合在一起，间接地点出人物爱情关系

的挫败，向观众展示了一个世界的不可能。

电影《２０４６》里面有２个房间“２０４６”和“２０４７”，是作为一种空间的概念，而片中周慕云所写的科幻
小说又叫《２０４７》。王家卫电影里蠢蠢欲动的符号系统，在这种“重复”且“对应”的“数字”彼此拉扯、碰
撞之下应运而生。“２０４６”这个符号在《花样年华》中是旅馆的一个房间，是周与苏两人合写“武侠小
说”的“空间”。而在《２０４６》里则成为另一个空间的房号，周常在隔壁的“２０４７”房窥探里面的种种。然
而，在《２０４６》里的“２０４６”房间当然不等同于周与苏共同创造出的那记忆中的空间，更成为“时间的符

７７１



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６年第８卷

号”：像是指向未来的时间点。此外，作为空间概念的“２０４６”还指涉《２０４７》小说里的那辆“列车”，这是
以“空间”的符号连结具体“时间”功能的符号。因此，在《２０４６》中这４个数字是一连串的隐喻，它是电
影名称、年代、地点、时空、火车。２０４６，是一个记忆的永恒之地，失去的记忆能够找回来，但这个未来之
地在这意义上也成了历史烟云。过去与未来的历史只有一线之隔，但中途却是充满无尽的旅程。从

《花样年华》到《２０４６》，２０４６从一实体空间解构出其虚构的特质，并从“空间”变成“时间”，这一时间看
似“未来”，但又连结着“过去”（指失去的记忆）。２０４６这一符号，便在实体、虚构、空间、时间的缝隙中
游离摆荡，产生流动与思维的能动性。

此外，在王家卫的电影里，你可以发现大量流行文化的符号，诸如流行音乐、商标、卡通玩具等等，包

括他非常喜欢塑造的故事人物如警察、杀手、阿飞等，其实都是一种都市边缘的亚文化符号，这种由都市

提供的形象符号经过王家卫的拼贴变得就像一面镜子，反映出现代社会由具体实像蜕变成的符号化感

性，这也使得他的电影极端敏锐、新鲜而发人深省。

４　结语
王家卫作品中，爱的感觉变成书写的愉悦，重复性变成文本的乐趣，爱似乎来自听不见心中感觉的

呼唤，与它一次又一次回音、反复和诉说。无法表达的感情，用无言的场面来呈现，似乎一切尽在不言

中。自《花样年华》以来，王家卫电影的影响力俨然已成为当代电影的经典。世界电影学界正日益重视

这位香港艺术家，《花样年华》的简单性与《２０４６》的复杂性，还有两部作品之间的重复性和冲突性，也让
各国电影研究对王家卫的作品充满了好奇，引出更深层次的探究和思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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